
这是云龙山，一座守着彭城的青山。
数十年间，我一次次登临此山，看遍这里的

朝暮与四季。春日杏花漫坡，花瓣纷飞；盛夏清风
穿林，蝉鸣阵阵。深秋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待到
寒冬，松柏挺立，薄雪轻覆，山林归于清寂。
岁月流转，登山的心境也在悄然转变。少年

时满怀欢喜，追逐山野风光；青年时凭高远望，饱
览湖山辽阔；人到中年，再拾石阶，步履放缓，更
多安于眼前所见。无数登山人的脚步把蜿蜒石阶
打磨得光洁锃亮，脚掌踏上去，似乎能感知千百
年行人留下的温度。莽莽松林翻涌，涛声阵阵，如
低吟的岁月长歌，诉说彭城千年过往。
彭城有一条绵延七里的文脉轴线，串联起古

城众多人文遗存：南起云龙山脚下的下圆墩遗
址，北至故黄河之畔的黄楼胜迹，千年风物层层
铺陈，完整留存着古城山河变迁与文人风骨。云
龙山坐落于文脉南端起点，无崇山峻岭的磅礴险
峻，却独揽仙气缥缈、禅气空灵、文气浩荡、豪气
凌云、盛气庄重多种气韵，共同构筑了徐州这座
城市的精神根基。
云龙山之名源于山水本貌，古籍记载“山出

云气，蜿蜒如龙”，道尽与生俱来的仙姿。九节山
峦曲折盘绕，形似蛰伏平原的苍龙，山间常年云
雾升腾缠绕。
山间仙气不只云雾缥缈，更藏隐士淡泊逍

遥的心境。北宋“云龙山人”张天骥，放下世俗
功名，朝夕相伴青山清风。清晨登上放鹤亭放
飞白鹤，点点白羽盘旋山湖之间；暮色时分，吟
唱《招鹤之歌》，唤仙鹤归栖亭中。放鹤亭翘角
飞檐，如振翅仙鹤，山间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的
悠悠鹤鸣。
云龙山古称石佛山。东麓崖壁古佛静立，兴

化禅寺钟鸣不绝，禅意浸透着这里的山石草木。
北魏匠人依托原生岩壁，凿刻出巨型佛头，

佛像眉目慈悲，俯瞰整座彭城，一千五百余载风
霜战乱，都不曾撼动他的姿态。崖壁遍布大大小
小的佛龛，千尊小佛环绕主佛，一壁山石尽藏禅
心。明代高僧依山筑殿，巧借山势造就“三砖殿
覆三丈佛”的江北奇观，山、佛、寺浑然一体，自
成独特的崖佛胜境。
熙宁十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州，两年间数次

登临此山，与隐士张天骥亭中诗酒酬唱，一篇
《放鹤亭记》落笔成千古名篇，让小小山亭名扬
天下。文章融山水风光、隐逸情怀、人生哲思于一
体，既描摹云龙四时景致，也写尽山人旷达胸怀，
为这座青山留下不朽的文字记忆。
自苏轼以后，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山览胜，

留下题咏。山间摩崖石刻绵延数米，风雨千年，楷
行草隶错落，每一方碑刻把后人对坡仙风骨的向
往，永久镌刻于青山崖石之间。

云龙书院依山而建，是古徐州最高学府。数
百年来弦歌不辍，传承孔孟儒风与东坡文脉。四
贤祠内供奉韩愈、苏轼、杨时、陈师道四位先贤，
他们或宦游彭城，或治学于此。天光透过木格花
窗洒落，壁间记述着先贤往事。我虔诚默立于祠
中，向四贤致以最深的敬意。一祠静立山间，沉淀
着云龙山厚重的书香。
书院的门前槭树簌簌飘叶，满阶红叶暮，有

一枚落在我的肩上。一山秋意，与悠悠文脉遥遥
呼应。
青山屹立，见证楚汉逐鹿的浩荡风云。跨越

千年之后，这份豪迈慷慨的底色，与烽火岁月淬
炼而出的红色记忆一脉相承：山间碑亭铭记津浦
铁路工人共赴国难的壮举；于右任先生题写的
“中原血垒”石刻，铭刻着徐淮大地抗日儿女浴
血奋战的铮铮铁骨；山林留存的战时碉堡，见证
淮海战役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青山无言，松风
浩荡，峥嵘往事，莽莽苍苍。
登临云龙山，看的不只是一山风光，更是古

城留存下来的鲜活记忆。岁月不息，青山矗立，涵
养一代代徐州人刚柔并济的风骨。山间云雾、寺
院梵音、石壁墨痕、先辈风骨、盛世烟火，共同成
就了这座古城独特的气韵。我与青山遥遥相望，
自有一份精神上的相知。松风漫过峰峦，千秋往
事，尽付这一片妩媚青山。

我 见 青 山 多 妩 媚
◎武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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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和煦的风，遇见清明时节的雨，徐州的春
天，人们便有了许多美好的期许；云龙湖的柔美，
十里杏花的浪漫，黄茅冈的石羊，苏堤留下的千古
诗句。
氤氲的书香，追逐千古帝王的脉痕，轻轻翻开

彭城七里；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美景，撩拨着古彭沉
睡千年的记忆。
风从下圆墩吹来，遥远的古村落，炊烟袅袅升

起；悠扬的晨钟，穿过山巅的松林，不觉惊扰一座
城的沉寂。
大士岩寺的暮鼓，唤起晚归的舟帆，云霞烟

柳，又见苏公醉卧小憩。
云龙昂首，蜿蜒曲折，松鹤晚归，游人小憩。落日

洒在放鹤亭前，无数的文人墨客，在此浅吟低语。
云湖泛月，书香荡起层层涟漪，燕子楼前，晓

风残月，是谁轻弹琵琶，会的凭栏之意？
一座行宫，彰显一代帝王的奢华，这一砖一瓦

之下，装不下帝王之乡，恢弘的往昔。
是琅琅的书声，惊醒了帝王，遗留古彭的春

梦，行宫外，不见新郎君去。
楚国的风，吹拂博物馆千年的面纱，两汉的书

香，轻轻袭过沉睡的金缕玉衣，五千年徐国的往事，一
幕一幕再现，更有金戈铁马的徐州，在战火中雄起。
六千年的刘林遗址，讲述着这片土地久远的

故事，彩陶，铜鼎，编钟和汉玉，两千年的汉魂，浇
铸在古彭人的心中，不敢忘记。
轻叩回龙窝紧闭的门扉，明清的故事流淌在

安静的时光里；远处，琅琅的书声，在曲曲折折
的古巷里弥散，高墙深锁的庭院里，只留下一曲
无言的结局。
地下城的墙砖，浸淫在历史的泥水中，城下有

城，我中有你，掬一泓古城墙下的黄河之水，丈量
今日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一边是对古老岁月的慨
叹，一边是人们凭古悼今的叹息。
秋风戏马，户部山的书香，吹落黄叶满地，千

年的楚汉相争，化作雨打风吹去，成王败寇，一半
是恩怨，一半是情迷。
快哉此风，吹过书香氤氲的文庙，一群孩童，

在虔诚地诵读《论语》，仁智礼义信，笔墨写春秋，
一城的景仰，沐浴着着千年的文化圣地。

登顶黄楼，又见苏公战洪水，栉风沐雨；官民同
心，众志成城，试问天下谁能敌？一城黄河水，一篇
《黄楼赋》，往事千秋颂，功过是非，都在民心里。

在书香徐州，遇见彭城七里。
马市街的饣它汤，隐藏着彭祖献羹的奥秘；富国

街的米线，留下没齿难忘的记忆；烙馍馓子的香
脆，还在唇齿间回味，人们的目光，总是离不开那
一锅香喷喷的地锅鸡；蒲包豆腐，反手烧饼羊盘
肠，唇齿留香的羊肉串……飘荡在徐州街头巷陌
的，是人间的烟火气。
随手展开彭城七里的画卷，你可以领略到楚

风的精致，汉韵的雄浑，体会到徐国文化的渊源，
彭祖文化的奥秘。
跃动的汉化像，传递人间不灭的烟火，斑驳的

钟鼓楼，历经岁月，巍然屹立；黄河东去不复返，
留下千古绝唱，南来北往的舟船，写下五省通衢；
汴泗交汇，激起彭城历史风云，逝者如斯，是谁在
吕梁洪前，留下一声叹息。
在书香徐州，走进彭城七里。
吟咏着白居易的诗，诵读着李煜的词，唱着汉

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哼着苏轼的大江东去。
与老子论道，举上善若水，

向孔子求学，阐述诗书礼仪，寻
张天师道解三生万物，在街头
巷陌，品味彭祖的羊方藏鱼。
一篇黄楼赋，刻下岁月的

不易，苏公抗洪的誓言，让多
少文人墨客泪迷；云龙山巅的
千古佳话，早已人去鹤飞，世
间最美好的情谊，一字一句写
进《放鹤亭记》。
在书香徐州，品读彭城七

里，云气飞扬的帝王之乡，潮落
潮起；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
要沿着彭城七里的脉痕，就能
找到打开这座城的秘密。
相约书香徐州，相遇彭城

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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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山并不高，相比徐州古城区周边的云龙
山、凤凰山和泉山，海拔高度仅有 70 米的户部山
更像是一抔积土堆成的小丘。但不绝于笔的史
籍记载，让这座低山成为徐州历代史家的仰止之
地。时至今日，各地访客仍然络绎而来，在山顶
的戏马台步入寻古之旅，探访徐州古史中最为高
峻的一笔。
公元前 206 年，年仅 27 岁的项羽击灭强秦，

分封天下十八路诸侯，取国号“西楚”，定都彭城，
自号 “霸王”。这位年轻君主登上户部山俯瞰国
都，在山顶高筑点将台，八千江东子弟兵列阵于山
下，旌旗猎猎、戈戟如林。踌躇满志的项羽遥望着
豪雄的军阵，高唱楚歌以壮声威。飒飒秋风之中，
他的坐骑乌骓马也忍不住仰天嘶鸣，准备随时与
主人冲锋陷阵。“秋风戏马”尽展西楚霸王风发的
意气，戎装佩剑的虞姬手捧酒樽侍立在侧，更为这
支铁血劲旅渲染了些许红袖添香的柔情。
然而，仅仅四年之后，山河易主、风云变色，

项羽深陷重兵围困的垓下战场，一曲 “霸王别
姬”化作西楚最后的绝唱。作为胜利者的刘邦身

居九五之尊，徐州同样是他生长与开基的故土。
他曾经数次攻克彭城，也曾在登基称帝之后威加
海内重返故里。但后人回想起这段往事时，常常
会萌生这样的思考———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顶
天立地的英雄？
后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流于以成败论

英雄，特别是那些御用史学家，更会把失败者贬
斥得一无是处。唯一例外的人物，只有项羽。在
后人心目中，项羽即使最终失败了，却生为人
杰、死为鬼雄，无论生死皆不失光明磊落。“霸
王”这一王者尊号，也随着项羽的离世而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
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发出过这样的灵魂之

问———“刘项家人总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
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兮有墓田。”这不禁令人想
到，当虞姬将剑锋刺向自己的那一刻，她已经不
再是从属于项羽的娇弱美女，而是在瞬间成为光
照汗青的一代女杰。相比之下，号称千古一帝的
刘邦在弥留之际辗转于病榻时，虽然早已预感到
宠妃戚夫人的悲惨结局，却再也无力保护自己心

爱的女人，这种绝望与无奈只恐更甚于兵败垓下
的项羽。享尽皇家富贵的戚夫人，甚至没有力量
拔剑出鞘，让自己的生命实现一次绚丽壮烈的升
华。两个女人的不同命运，让人们意识到后世对
项羽的仰慕，不仅因为项羽本人是英雄，而且因
为他把身边更多的人变成了英雄。

戏马台西殿的壁画，把历史拽回到两千多年
前，将虞姬饮剑自刎于中军帐的悲壮一幕呈现于
当代视野。徐州作为西楚雄风的源头，纵然时移
世易，在徐州百姓心目中，高踞于户部山顶端的
戏马台永远是属于西楚的一方领地，让楚风遗韵
始终在这里保持着一道不绝的余脉，也让古往今
来的访客在光影流转之中，追思那位宛如特洛伊
史诗般的悲剧英雄。
徐州人不忘项羽，或许是出于西楚后人对故都

不变的旧情；又或许是西楚霸王 “力拔山兮气盖
世”的豪迈，与徐州人强悍不服输的性格有着血脉
相通的渊源；更或许是“霸王别姬”的悲壮故事代
代传唱，让国祚仅有四年的西楚在徐州人的记忆
中，其深邃不亚于长达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

戏 马 台 前 梦 回 西 楚
◎杨兵

苏 轼 的 徐 州 好 朋 友“ 舒 教 授 ”
◎孙梦

读“彭城七里”，永绕不开苏轼。
而读苏轼知徐州之诗文，总是有“舒教授”

跳跃其间。诸如，《雨中过舒教授》《与舒教授、
张山人、参寥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
二首》，等等。
那么，“舒教授”何许人也？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舒教授”只是徐州乡

间一不知名私塾匠。因为，苏轼在徐州的“朋友
圈”有不少山野逸士、佛道散人、贩夫走卒。比
如，上文出现的张山人、参寥。张山人是云龙山
中饲养仙鹤的隐士，那篇千古传诵的 《放鹤亭
记》写的就是“云龙山人张君”；参寥，一位爱写
诗的和尚，法号道潜，字参寥，自徐州与苏轼初
识后便一路追随，成为苏轼一生莫逆之交，他的
名字也多次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比如那首著名
的《题西林壁》。
然而，今日再读苏轼，才发现闹了个大笑话。
舒教授，是货真价实的徐州教授。注释里这

样介绍这位舒教授：“舒教授，名焕，字尧文，严
陵人”“坡守徐，尧文时为徐州教授”。
教授作为学官（诸州文学之职），在熙宁八

年后均通过统一的考选制度选任，作为州府属
官，正式成为国家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参与地方
礼乐教化及日常政务活动，有点像今天的文化局
长、教育局长。
可惜，偌大一个州府教授，级别却是北宋 18

级皇权力的最末端———从九品。那么，这位从九
品的芝麻官，如何能被四品知州赏识，并结下深
厚友谊？

事实上，这种“过往从密”，既不可思议却
又顺理成章。
因为，千古旷达第一人的苏轼就喜欢交方

外之友，他的“朋友圈”几乎都是风流风骨人
士。能与苏轼交往的，其文、其人、其品，也毋
庸置疑。至于他们如何“勾搭”得热火朝天，
很难寻迹。
从职务上推测，舒焕身为州学教授，文教

礼乐诸方面事务责无旁贷，在迎来送往、文化
活动等方面，是知州苏轼的好助手。尤其是，
苏轼吟诗作文，舒焕是可以唱和应答的，这需
要一定的才情来支撑，否则很难进入 “苏市
长”的视野。
但不可否认，“宋朝顶流”苏轼的“才情”

“名气”“人格”无疑是北宋文坛最大的磁场。
舒焕亦逃不过“磁场”。
遥想熙宁十年，41 岁的苏轼从密州转任徐

州。那时，一代文豪还没有遭逢“乌台诗案”
之灰暗，还没有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的
黄钟大吕，还没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
与洒脱，甚至还没有拿下“苏东坡”这一千古
风流雅号。
那时的苏轼应该是踌躇满志的，甫一上任

便热火朝天投身“抗洪”“抗旱（祈雨）”“挖
煤”“冶铁”，从“名动京师”的京城文枭到
“为民请命”的地方市长，可谓文武双全、意
气风发。
作为徐州知州，苏轼对“徐州教授”这个从

九品的职务应该是高看一眼的，对舒焕教授的

表现应该也是相当满意的。
不然，不会频繁与之互动。
且看———《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

二首其二》《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同游戏
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颜长道二首》等诗文，
表明苏轼与舒教授多次同游。甚至，还携子同
游。在《游桓山记》文末，苏轼专门提及从游
者八人，包括“（苏）轼之子迈、（舒）焕之子
彦举”。
而《夜过舒尧文戏作》《雨中过舒教授》等

诗文，则能看出二人交往渐密，可串门、可调
侃，“深夜”可以造访，“雨天”也可登堂。
《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祈雪雾猪

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等诗篇，又可看出
二人时常“酬答唱和”。元丰二年，苏轼离徐
后，二人仍通过书信“酬答唱和”。
应该说，在徐期间，二人仅限于诗文之交，

是没有利益交换的君子之交。从苏轼笔下也能
看到舒焕寒舍清简、幽然独处，看到舒焕潜心
修行、无欲无求。“先生骨清少眠卧，长夜默坐
数更鼓”“坐依蒲褐禅，起听风瓯语”“客来淡
无有，洒扫凉冠屦”……
这种君子操守，使得舒教授收获两个好结

局。一是仕途。元丰八年（苏轼离开徐州后的第
六年），舒焕以左朝散郎为校对秘书省黄本书
籍，“绍圣初累官通判熙州”。二是人生。“高
宗建炎中犹在世，年九十卒”。人生七十古来
稀，在北宋能活到 90 岁，舒教授的心境远超于
那个“最好又最坏的时代”。


